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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星台

校园民谣
书满为患

上午九点左右，三年级二班的师生们，正在
上一堂语文课。

“秋天的果园里，五彩缤纷，苹果们都微笑着
挂在枝头，等人们来把它们采回家。苹果有绿
的，红的，黄的；有圆的，方的，扁的。”陈老师正在
念一篇学生作文，念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

他抬起头，双眼在教室里扫视一圈，然后落
在了坐在第三排的李然身上。他板着脸问他的
学生们：“你们谁见过方形的苹果？”

班上的学生一律摇头摆手，说没有见过。
只有李然红着脸低下了头。

“李然，你见过方形的苹果吗？”陈老师严厉
地问。

“没有，没见过。”李然战战兢兢地从座位上
站起来。

“没见过就能写出来，你的想象力够丰富的
呀！”陈老师气急败坏地从讲台上下来，快步走
到李然身边，伸出右手食指猛点李然的前额，李
然眼里含着泪水，低着头不吭声。

“不错，”陈老师转身回到讲台，“写作文是
需要想象，但想象，不能脱离生活实际，不能凭
空胡编乱造，虽然世间万物琳琅满目、
奇形怪状，但苹果没有方的，正如人没
有圆的。”陈老师的话音刚落，教室里
就爆出一阵哄堂大笑。李然的头几乎
垂到了课桌上，耳朵根都红了。

不久，关于方苹果的笑话，就在校
园里传播开来，李然走到哪里，似乎都
能听到大家在背后笑他。后来，李然
就有了一个外号：方苹果。

李然的父母惊讶地发现：以前活
泼好动的儿子，突然变得沉默寡言起来，问他怎
么了，他总是说没什么。到学校里问他的班主
任，班主任说他这段时间挺乖的。

九岁的李然就一直沉默下去。他整天把头
埋在书本里，看着像在用功学习，可他的成绩却
一落千丈：由原来班里的前十名左右迅速退到
了四五十名。原来他很爱写作文，可现在写的
作文，干巴巴的，没有一点儿生气。为这，陈老
师又多次在班上批评过他，可他却一直没什么
进步。

小学毕业后，李然以全校倒数第一名的成
绩升入初中。初中三年，他的学习成绩依然没
有什么起色，初中毕业后，就回乡种地了。没有
人为他感到惋惜，大家都觉得他成绩不好，这是
必然的结果。

三年以后，陈老师突然收到了一个重重的
包裹，他感到奇怪，谁会给他寄东西呢？等打开
一看，就愣住了：那包里，是几个苹果。苹果都
装在玻璃瓶里，瓶子有正方体的，有长方体的，
那瓶子里的苹果，无一例外，都是方形的。

他是十里八乡无人不晓的算
卦高手，被人称为“王神算”。

这天傍晚，算完最后一个女
人的“八字”之后，王神算习惯地
双手握拳向上举起，咧嘴打着呵
欠，对他的老伴说道：“把钱收好，
歇了！”

老伴也是目疾，听到他的喊
声，忙从里屋出来，摸起桌上的卦
资，扭身又摸回里屋，把钱放进门
后的箱子里，认真地锁好。

“今儿喝两盅，去去寒气。”打卦算命一天
下来，确也有些困乏。老伴麻利地备好酒菜，
他连喝两盅之后，才摸起一根鸡腿，正要往嘴
里送，却听门外有人喊：“先生在家吗?”

掌灯时分仍有人来占卜，这是常事。
老伴忙起身开门。两位年轻人闪进屋

来，其中一个矮胖的人说：“有急事
问个卦。”

财到手边焉能不取?这时辰来占
卜的必定有急事，这卦资肯定不菲，
王神算就问：“想算卦还是拆八字?”

“就算卦好了。”矮胖子在他对
面坐下，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百元票，
塞到他的手中说，“刚接了个生意，
算算能不能挣钱。”

王神算一只手捏住钱，一只手
在上面不停地摸着……

“你不用找零了。”矮胖子大方
地说。

王神算大喜，连忙对老伴喊道：“烧水，看
茶。”

老伴明白，这是遇到阔主了，赶忙去灶房
烧水去了。

“开卦吧。”王神算把装有三枚乾隆铜钱
的小铜罐递给矮胖子。

矮胖子常来，自然懂得方法。他左手握
铜罐，右手捂罐口，上下摇动，铜钱在铜罐里
跳跃着，发出叮当哗啦的响声。此时，那位大
个子却在这乱响中起身移步，进了里屋。

矮胖子连摇了几十次后，方将铜罐里的
三枚铜钱散到桌面上,如此六次之后，王神算
据此得出了卦象。

“问财？好卦。”王神算接过矮胖子递来
的烟，燃起，猛吸几口后说道,“此卦是坤宫第
八卦，五爻子孙持世而动，财爻为日建所生，
今明两日必得大财。”

矮胖子喜不自禁，嘴里连连说着谢谢。
“此卦显示，空手求财不下三万。此卦宜

速，迟则生变。”王神算一脸的正经，说得干净
利落。

这时，大个子轻手轻脚从里屋出来，麻利
地坐到原来的马扎上，轻咳了一声，高声说
道：“我早就说过王先生卦算得准，这回见识
了吧?”

“当然、当然。”矮胖子又从口袋里抽出一
百元，塞到王神算的手里。

王神算边用手在票面上摸来摸去边说：
“年轻人，豪爽，嘿嘿。”

“等这笔生意成了，还来谢你呢，我们有
事，走了……”两个人疾步出门，瞬间消失在
蒙蒙细雨中了。

王神算乐得嘴都歪了：“来呀老婆子，把
钱收好喽。”

老伴乐颠颠地从灶房摸进屋来，摸过
王神算递来的钱，讷讷地说：“这一壶水不
到的工夫，就两百块，不会假的吧?”

“摸了，摸过了。”王神算说着端起酒
盅，一饮而尽，然后摸起块鸡腿，一口啃了
下去。

老伴笑眯眯地拿着这来之太易的
钱，摸到里屋，摸到了日常存放卦钱的箱
子旁……咋没上锁呐?一种不祥的预感促
使她左手急促地掀起箱子盖，右手立即伸
进箱子里……

“是小偷……”整个人随即瘫倒在地
上了。

神算

书多了必定种种烦恼，床头总是一大堆，
每隔一段时日，便要被老婆痛骂一顿。书之
乱会造成家之乱，藏书多的人常被别人羡慕，
不知道书满为患，又会生出多少不爽。

父亲在世，隔些日子便处理掉一批书，太
多了，没地方搁，书橱塞得都快散架。自我记
事，家中五个大书橱始终爆满，小时候偷父亲
的书看，最担心拿了书，再也放不回去，因为塞
得太紧，小孩子手上没劲，根本不可能恢复原
样。为此常被当贼抓，青春期的毛孩子难免喜
欢性描写，父亲为了安全起见，有这内容的书
一律放在书橱后排。要想找到这些读物，基本
上是大海捞针，付出代价非常巨大，成功概率
其实很小。好在那年头父母要下乡体验生活，
他们一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剩下我和
保姆在家，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不敢说只是为了性描写才去阅读，但是

如果不承认当年看书非常关注这个，便有些
不诚实。遗憾的是家中书太多，要翻很多本
书，要翻很多页，才能看到一点点这样的味精
和调料。老版图书都有内容梗概，一看到后
面小括号里的“供内部参考”，精神立刻为之
一振。凡是写明了“要带着批判的眼光阅
读”，往往是最好看的小说。

父亲晚年，对整理藏书已感到力不从心，
最后一次搬家，让我吃足苦头，从运输到整
理，基本上都是我在操作。当时还没有搬家
公司，喊了几次朋友，一趟一趟，一橱一橱，终
于收拾停当，是很大的一个工程。父亲只是
运筹帷幄，指挥这本应该放这，那本应该放
那，看我累得满头大汗，他忍不住感叹，说人
这一辈子要那么多书干什么。

我继承了父亲的藏书，这些年又凭空添
了很多，怕别人借书的痛苦已不复存在，发愁

的还是书太多没地方搁。书到用时方恨多，
因为多，真想用什么书就找不到。在整理图
书方面，我远没有父亲的耐心，他能闭着眼
睛就说出某书的位置，我永远是随手乱放，刚
看过的一本书动辄石沉大海，为了找不到而
放弃，早就习以为常。

平心而论，书橱里的很多藏书不仅无用，
而且非常糟糕，坏书永远会比好书多，书满为
患早已成为很多家庭的现实。读书是一件很
快乐的事，藏书则未必让人高兴。真相有时
候戳穿不得，坐拥书城可以让人得到满足，弄
不好就是一种虚荣，书香门第也更可能是骗
人的鬼话。

作为一个过来人，真不赞成年轻人去收藏
图书。能够认真或者随意阅读一些书，这就足
够了。当土财主没什么意思，藏书再多，你还是
不能和书店相比，更不用说图书馆了。

□叶兆言

□崔淑霞

程远 作


